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笛卡尔二元论哲学的宗教背景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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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笛卡尔生活在欧洲思想大变革的时代，新的科学成果和新的解释方法对笛卡尔的思想及其研究兴

趣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希望通过自己的生理实验来揭示心灵( Mind) 产生原因，并进而解释一切自然现象，但

当时科学的发展状况使得笛卡尔不可能完成这一任务，而宗教迫害也使他不敢公开表达自己的真实思想，只能

以隐晦的语言出版自己的学术著作。他的二元论哲学正是这一背景的必然产物。尽管后世哲学在笛卡尔的影

响下走上了歧途，但人们仍然能够从他的思想中汲取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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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人们对笛卡尔哲学二元论的标准

解释是，人是由两种不同的实体组成的，一个是物

质实体，一个是非物质实体，并且非物质实体是精

神活动的必须的和充足的条件。
在今天，哲学家们普遍认为笛卡尔的这种二

元论是失败的。问题是，作为一个大哲学家和大

科学家的笛卡尔，其思想为什么会出现如此不可

思议的矛盾和混乱? 笛卡尔究竟是有意为之，还

是有其他的原因呢? 对这一问题的最好回答是回

到笛卡尔的历史时代中加以考察。强调笛卡尔的

二元论概念的历史性，意味着对于今天的人们来

说，要是不了解笛卡尔著作写作的历史背景而去

阅读他的著作，往往会得出错误的结论。
一、从自然哲学家到形而上学家

笛卡尔虽然接受的是全面、高级的教会教育，

但文艺复兴的影响改变了他对世界的看法，开始

对自然科学产生浓厚兴趣。在对自然科学的研究

过程中，笛卡尔希望找到一条与前人不同的关于

人的精神能力的理论，［1］( P143) 从而能够在一个完

全不同的方向上来解释知觉、记忆、想象等精神现

象，并根据自己的研究来进一步地解释一切自然

现象，最终重建一个可以完全解释的世界。在这

个世界里，一切魔法、巫术、万有灵魂说都被彻底

清除掉，在那里，灵魂驱动物体的说法是没有什么

地位的，任何名目的内在活力说都不复存在。笛

卡尔说:“即使在我们人里边，直接使动外部肢体

的并不是精神( 或灵魂) ，而仅仅是它( 精神) 能够

规定我们称之为动物精神的非常稀薄的这种液体

的流动，这种液体不断地从心脏流经大脑而达到

肌肉里，它是我们的肢体的一切运动的原因……
这种运动规定动物精神从那里过渡到神经，就用

在一架机器里所要求的同样的办法来产生这个运

动，用不着精神去干涉。”［2］( P232 － 233) 就是说，灵魂

并不能直接驱动人的躯体，它只能决定一种被称

为动物精的非常精微的液体的流动，而这种液体

才是一切运动的原因。笛卡尔强调，一个肉体，只

要上帝没有置入灵魂，就只是一部机器。
为什么笛卡尔会产生动物即机器的想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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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由他的禀赋所决定的。在本质上，笛卡尔既

是一个理性主义者又是一个宗教信徒。这种双重

性直接影响着笛卡尔看待事物的方式，一方面，笛

卡尔对无论是最终瓦解了最神圣真理的怀疑主义

还是否认神迹的文艺复兴时代的自然主义都持反

对态度; 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天才的数学家，他一

心要把三角法和代数法应用于形而上学，他摈弃

或至少自认为摈弃了不能用数字语言表述的一

切，例如形式、质量、奇幻力量、美德等。正因为如

此，他终其一生都厌恶“这是不能度量的”，“这

是知性达不到的”，尤其是“我不知道”等诸如此

类的说法。
在笛卡尔那里，无论是动物的功能还是人的

功能其实是一回事情。他给友人写信说，假使上

帝没有赐予人一种有别于肉体的实质，即一个灵

魂———其特殊功能是理解、意欲、想象、回忆、感

受，即思维———人只是一种动物而已。笛卡尔为

此宣布:“我在此将力求把人体的整个机械解释

透彻，透彻得使我们今后不至于再有什么理由认

为: 是我们的灵魂在身体里面激起我们感觉不出

是由意志引导的那些运动，正如我们没有理由认

为: 时钟指示时间是由于它里面有灵魂。”［1］( P308)

笛卡尔把动物、人看成机器，认为它们是被别的东

西推动的，并不包含主动的思维原则，这实际上是

一种机械生理学。在思维与广延的尖锐对立中，

他并不把思维看成感觉，所以他可以把广延孤立

起来。有机体既然是形体，就必须把它归结到广

延。这样，思维和身体必然属于两种不同的领域，

因而是两种不同类别的实体。
尽管关于灵魂与肉体的二重划分在基督教，

甚至在古希腊的俄尔甫斯教徒和柏拉图那里就已

经存在了，但在笛卡尔之前，这样的谈论并没有什

么根据。笛卡尔的贡献在于，当他谈论心灵与肉

体划分时是有实证依据的，那就是他自己所做的

生理实验。他找到了“灵魂的主要所在”———松

果腺。既然灵魂的存在位置已经被确定，那么，作

为非物质的灵魂的存在也就是确定无疑的了，剩

下的必然推论就是: 宇宙间其他的一切无非就是

有广延而消极被动的物质了。
二、宗教桎梏下思想的转变

正当笛卡尔踌躇满志的时候，传来了伽利略

被定罪的消息。1632 年，伽利略因出版《关于托

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宣传日心

说，遭到罗马宗教法庭的审判并被判处终身监禁，

其书在出版仅两个月也被宗教裁判所下令禁止出

售。笛卡尔被这个消息吓坏了，他写信给朋友说:

“我大吃一惊，以至于差不多下了决心烧掉我所

写的一切，至少不让人看见那些材料……假如这

一学说错误，我的哲学的一切基础也就错了，既然

这一学说显然是用那些基础来证明的……至于我

自己，我只求休息和心灵安静。”［1］( P181)

笛卡尔从伽利略事件中充分认识到，不论什

么人，他的任何活动都必须遵循社会规范。因此，

虽然在后来的《方法谈》中，笛卡尔对动物机器说

也作了十分有力的论述，但几乎再也找不到三年

前在《论人》中论述的诸如初因、三元素、旋涡、不
可验证之物、不可计算之物等问题了，也看不到像

精微物质、动物精、松果腺等词汇了。从中可以看

出伽利略事件对笛卡尔的影响，他说: “而前此 3
年我已经写到包括所有这些东西的论文结束部分

的时候……忽然获悉，我所敬重的、其权威对我行

动的影响并不亚于我自己的理性对我思想的影响

的一些人士( 按，即枢密主教宗教裁判长) 已不赞

同前些时某个别人( 伽利略) 所发表的某些形而

下学见解( 日心说) ，对于此种见解我不愿说我也

曾抱同感，但是，在他们加以查禁之前并未发现其

中有什么东西是我能够想像有害于宗教或国家

的。”［1］( P195 － 196)

笛卡尔的研究似乎从此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

转变，他说，想从圣书中得出仅仅属于人类科学、
毫不有助于我们的得救的真理认识，那就是把圣

书应用于上帝并未给予的目的，而且是滥用圣书。
从此，不再以自然哲学作为探究自然的基础，相

反，开始为自然哲学寻找基础了。最后，他找到了

形而上学这样一个基础，他说是形而上学为他的

物理学提供了基础:“因此，全部哲学就如一棵树

似的，其中形而上学就是根，物理学就是干，别的

一切科学就是干上生出来的枝。这些枝条可以分

为 主 要 的 三 种，就 是 医 学、机 械 学 和 伦 理

学。”［3］( pxyii) 但是他并没有对他的这个基础作出充

分的解释，或许，知识树意味着一个人在进行物理

学研究以前必须首先建立起他的形而上学来，形

而上学是比物理学更为确定的，它为物理学的发

展作了概念的限制。这个说法好像是有道理的，

但这并不符合笛卡尔的本意，因为作为一个理性

主义者，他对因果关系在自然中的影响的笃信要

高于指向上帝方向的终极的解释，而且这也和他

一贯坚持的如何获得形而上学的或理论的概念的



解释相冲突。按照这种解释，我们是通过从知觉

和经验中获得的与更简单的、更熟悉的概念相类

比来构建我们的解释的。如果按照这样的理解，

我们会发现，笛卡尔的研究路线正好与他的形而

上学知识树的建构过程相反。他好像首先建构起

一个自然哲学，然后再处理在建构过程中出现的

认识论和形而上学问题。
在《方法谈》里，笛卡尔不仅获得了他寻找的

方法，也知道了假设的原则，那么，如何实现它呢?

他认为在于试验，甚至在于无数次的试验。尽管

当笛卡尔在这样做时不时谈到上帝的作用，但仔

细分析笛卡尔的思想和行为，我们却发现，在他那

里，对自然哲学的研究始终占据很重要的位置，而

上帝的位置是次要的。事实上，笛卡尔的目的是

不会和上帝的目的相混淆的，他的目的是属于人

的，是尘世的。虽然从外表上看，他对上帝恭敬而

且谨慎，但是在内心里，他从不知卑顺是何物。
那么，如何既能够顺利发表自己的见解，又不

至于遭到教会当局的干预呢? 笛卡尔为此绞尽脑

汁。最后，他终于想出了解决办法，那就是让上帝

在自然哲学探究中担当重要角色，这样既不会得

罪宗教当局，又能够将自己的观点昭示公众。这

一想法在《第一哲学沉思集》中得到了运用，笛卡

尔在书中原本是要确立理性的万无一失性，却非

要从怀疑一切入手，似乎只有回到上帝那里才是

真实的。然而，到最后却摆出许多理由来论证外

在世界的真实性和认识它的可能性的结论来。本

来是要确立自然哲学的基础地位，而在外人看来，

却好像是要把形而上学确立为《论光、世界和人》
的理论基础。

无论如何，笛卡尔在阐释他的物理学时不可

避免地要谈及与神学学说的关系问题。他既不想

重演伽利略的悲剧，也不想放弃他的自然哲学思

想，因此只能勉强地用正统的基督教学说来尝试

解释他的自然哲学的补充。这需要等待时机。机

会终于来了，当利奥十世在 1513 年发表告示谴责

各种形式的新亚理士多德主义者———他们宣称如

果人类的灵魂是亚理士多德的形式，那么随着个

体的死亡它也必定停止了存在———时，拉特兰的

官方学说借用了一个哲学的语言，他们把个人得

救的基督教学说和有关人类灵魂的哲学理论联系

起来，并采用了实体的语言作为其宗教信仰的官

方表达。这正好给笛卡尔提供了一个机会，使他

试图解释他的自然哲学和灵魂不朽的教廷学说是

如何的一致。［4］( P5 － 6) 他说: “至于灵魂，很多人认

为不容易认识它的性质，有人甚至竟敢说，根据人

类的各种理由，我们相信它是和肉体一起死亡的，

只有信仰才告诉我们它不是这样。虽然如此，既

然在利奥十世主持下的拉特兰宗教会议第八次会

上对他们进行了谴责，并且特别命令基督教哲学

家们要对那些人的论点加以驳斥，要全力以赴地

去阐明真理，因此我就敢于在这本书里执行这个

任务。”［2］( P3 ) 实际上，我们完全能够从笛卡尔的

那些包含着从形而上学或神学文本中分离出自然

哲学的思想。
这是笛卡尔的内心冲突，也是同时代的许多

哲学家和科学家的内心冲突，这实在是一个悲剧。
笛卡尔不仅是一个被新的思想、新的时代精神所

激励的科学家，还是一个浸透着经院哲学的宗教

信徒，他的心智是用于研究大自然的，为此，他发

誓“除非明显认识为真实，决不接受任何事物为

真实”［5］( P196) ; 但又不得不为他所信仰的宗教信条

所禁锢，为了在现象的秩序里探求真理，他必须获

得形而上学的保证。笛卡尔说，从形而上学观点

来说，我们只能考虑上帝的永恒性。这就是真实

的笛卡尔。笛卡尔很明白，上帝事实上“对待一

切都是无动于衷的。”因此，他无须畏惧上帝，他

所畏惧的只是维护上帝的神学家，因为神学家是

些无事生非的人，因此，“我的哲学写得可以在一

切地方都被接受，不至于触犯任何人”。他把上

帝作为他手上的一张王牌，换句话说，就是一张挡

箭牌。因为在他那个时代，还没有人敢明目张胆

地对圣书提出挑战。用新的解释观对《圣经》作

出批评性的诠释，只是在 17 世纪下半叶才真正开

始，而在 1630 年以前，这种做法还是不可想象的。
三、笛卡尔的哲学遗产

以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笛卡尔关于大脑功能

的见解，当然经不住丝毫生理学和医学的检验，而

且他所获得的各种解释只是一些简单的机械论假

说。尽管如此，这些假说的历史意义却是不容否

认的。因为在笛卡尔的时代，激情被认为产生于

亚当的堕落与腐化，任何将它们看作是自然现象

的观点，都将是大胆之举。笛卡尔以十分隐晦的

方式对此提出了异议，他问道，如果像恐惧、忧愁、
爱情是与人的机体功能分不开的，那么，意志、上
帝观念、我思怎么就能与之分离呢?

在 17 世纪之前，世界图景是以基督教世界观

为基础的，17 世纪科学革命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



对于解释的理论的急进变革。笛卡尔作为一个科

学家，不可能对科学的发展视而不见，因此，包括

笛卡尔在内的自然哲学家都激烈地批判经院哲学

对科学成果所做的解释，同时提出一种被称为机

械的解释的新观念。但这种新的解释形式只是被

限制在自然现象内，而笛卡尔却将这种解释运用

到像思考、回忆或意识等与心灵相联系的自然现

象上，他试图由此建构一种对动物和人的行为，包

括人类心灵的理论的解释。笛卡尔认为，任何对

人类心灵的真正解释都必须严格采用新的自然哲

学的观念，而非学院派的解释风格。但笛卡尔很

快就发现，精神性的特征不可能像物质性的特征

那样是可还原的，因此借助于灵魂来解释精神性

的现象是不可能的。
事实上，即使仅仅从定义上看，思维物和广延

物也不可能有任何共同之处，那么，如何解释思维

实体对广延实体的作用及其相反的作用呢? 笛卡

尔并没有解释清楚，他也不可能解释清楚。因为

按照科学的解释风格，实体概念是一个物质范畴

的概念，是科学研究的对象，而思维只是神学的和

形而上学的讨论范畴，不属于物质范畴。笛卡尔

试图建构的实体理论既包括物质实体，又包括思

维实体，换句话说，在笛卡尔的宇宙中，像存在这

类事情是包括人类精神活动在内的一种理论实

体，而无论是科学还是形而上学都不可能对这两

种实体同时做出解释。
笛卡尔试图用两种完全不同的语言来讨论精

神的能力和功能。一种是科学革命新出现的语

言，即机械论的语言，另一种是学院传统的语言，

前者在他大部分著作中( 《第一哲学沉思集》除

外) 都有明显的体现，后者主要用于那些支持拉

特兰宗教会议的著作里。笛卡尔的这种写作方式

遭到了批评家们的质疑，笛卡尔对这些质疑都做

出了强有力的回应，这些质疑和回应构成了《第

一哲学沉思集》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精神的实

体观念后来被广泛接受了，但实体二元论对人类

心灵理论的解释并没有做出额外的贡献。
两种实体说在随后的两个多世纪里成为统治

人们的教条，对哲学乃至宗教的发展产生了巨大

影响。黑格尔说: “勒内·笛卡尔事实上是近代

哲学的真正创始人，因为近代哲学是以思维为原

则的。独立的思维在这里与进行哲学论证的神学

分开了，把它放到另外的一边去了。思维是一个

新的基础。这个人对他的时代以及对近代的影

响，我们决不能以为已经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在

哲学上，笛卡尔开创了一个全新的方向: 从他起，

开始了哲学上的新时代; 从此哲学文化改弦更张，

可以在思想中以普遍性的形式把握它的高级精神

原则。”［6］( P65) 笛卡尔之后，不管人们是否承认笛

卡尔的理论，他们都从他的理论中汲取营养，其中

有些结果不仅是笛卡尔始料不及的，也是他所不

希望的。对于笛卡尔的二元论思想，唯心主义者

用它来否认外在世界的存在，而唯物主义者则用

它来否认精神的存在。而对于笛卡尔的动物即机

器的理论，演绎出了人即机器观念。
笛卡尔把宇宙想象成为一部惰性的大机器，

由上帝予以起动，只是在人类灵魂与松果腺的结

合点上注入了一点点力量，我们从中看到了些许

自然光芒的意识。20 世纪之后，人们对精神和物

质的认识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它们被认为是一种

能量的不同形态的基本实现。而能量是无所不在

的，它作用于从原子到分子，从分子到细胞，从细

胞到组织、器官、然后到动物、到人等一系列的连

续阶梯。但是在这一个阶梯序列中，生命、意识和

智慧究竟是从哪一点开始的，我们仍然没有得到

确实的答案。也就是说，迄今为止，我们仍旧在探

索的途中。但有一点是值得肯定的，那就是我们

已经放弃了关于绝对知识的想法，也放弃了为我

们的知识寻找最后原因的幻想。更进一步说，我

们已经意识到笛卡尔二元论给我们带来的灾难性

影响，我们正在逐步摆脱笛卡尔二元论所构造的

心身两种实体绝对隔离的观念，一种新的有机整

体的哲学新观念正在我们面前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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